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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连与牛黄是临床常见的清热泻火中药，二者配伍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是治疗火热病证的经典药对。自《华佗神

方》一书首次记载黄连与牛黄药对以来，后世医家不断补充和完善，妇、儿内外各科均能找到应用痕迹，其中以治疗心肝经

火热证最为精湛，涌现了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牛黄丸和黄连丸等经典名方。从药对配伍的历史源流、机制和特征分析

这 3 个角度，系统考察了黄连与牛黄药对的创制年代、临床应用主治、配伍剂量比例、中药基原、炮制方法、方剂剂型，勾

画出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应用的全景图，为拓宽该药对的临床范围、新药开发和有效物质基础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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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anglian (Coptidis Rhizoma) and Niuhuang (Bovis Calculus) is a comm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clearing heat 

and reducing fire in clinic.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drugs has synergistic effect and is a classic drug pairs in the treatment of fiery 

disease. Since the first record Coptidis Rhizoma and Bovis Calculus in the ancient the book of Huatuo Shenfang, later doctors continued 

to supplement and improve, the traces of its application cloud be found i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departmen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among which the treatment of heart and liver meridian with fiery syndrome is the most wonderful, and classic prescriptions 

such as Angong Niuhuang Pills (安宫牛黄丸), Niuhuang Qingxin Pills (牛黄清心丸), Niuhuang Pills (牛黄丸) and Huanglian Pills 

(黄连丸) have emerg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Coptidis 

Rhizoma and Bovis Calculu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creation time, clinical application, dosage rati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 processing method and prescription form of Coptidis Rhizoma and Bovis Calculus, and outlined the panorama 

of the compatibility application of Coptidis Rhizoma and Bovis Calculu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broadening the clinical scope, 

new drug development and basic research of effective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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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对是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相对固定的

2 味中药配伍合用，起到增强疗效，制约或减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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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的目的，彰显了历代医家临证经验的精华[1]。

黄连与牛黄药对是较为常见的配伍形式，具有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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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火、开窍安神和豁痰定惊的功效。汉代《华佗神

方》首次记载二者配伍，其在中医临床实践应用已

逾千年历史。黄连和牛黄是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

丸、牛黄丸和黄连丸等经典名方的核心配伍，也是

清热解毒类方剂发挥特定药理作用的集中体现。基

于以上认识，本文从历史沿革、用量规律和应用主

治等方面，系统归纳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的源流变

迁，深刻剖析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的机制，以期为

拓宽该药对的临证运用范围及医药大健康产品的开

发提供文献支持。 

1  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历史源流 

1.1  萌芽阶段：汉唐时期 

黄连与牛黄的药对配伍首见于东汉华佗的治走

马疳神方，治疗时先以盐水漱口消毒，继以人参和

茯苓各 3 钱为末，同米 2 碗，煮成稀粥顾护胃气的

基础上，再以黄连和牛黄药对为核心药物，配伍大

黄、木香和青黛，用淡竹叶薄荷煎汤调服[2]，起到清

热泻火解毒的疗效，以去除脏腑热盛火毒造成的走

马疳。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

金翼方》中都详细记载了黄连与牛黄配伍治疗火热

病证的方剂，如治疗“小儿新生客忤中恶，发痫发

热，乳哺不消，中风反折，口吐舌，并注忤，面青

目上插，腹满癫痫羸瘦，疰及三岁不行”[3]，以黄连

和牛黄配伍麝香、丹砂等 11 味药物制成双丸，具有

清热泻火解毒的作用。对于“南方瘴疠疫气脚弱风

邪鬼疰”[4]的治疗则在 3 首不同的方剂中都使用了

黄连与牛黄的药对配伍。而后王焘辑录的综合性医

书《外台秘要》中，对于该类疾病的治疗虽然与孙

思邈的方剂存在药味与药量的不同，但都保留了黄

连与牛黄的核心配伍。由此可知，肇始于汉唐时期

的黄连与牛黄清热药对的使用，为后世医家拓宽火

热病证的治疗提供了借鉴思路。 

1.2  发展阶段：宋金元时期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时至宋

金元大量医家医著涌现，中医学发展迎来了鼎盛局

面，因此关于黄连与牛黄的配伍应用更是不胜枚举。

尤其是我国现存公元 10 世纪以前最大的官修方书

《太平圣惠方》的面世，收录了两汉至宋朝初期的历

代名方共计 16 834 首。书中包含黄连与牛黄药对的

方剂有牛黄丸、牛黄散、黄连散、天竺黄丸等 41 首，

所主治的疾病包括“小儿惊悸壮热”“小儿心肺壅热”

“妇人风邪癫狂”“热病毒痢”等，多为火盛扰乱心神、

热毒壅滞脾胃造成的一派实热类病证。除此之外，同

时期的《幼幼新书》和《圣济总录》中也记载了大量

含有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的方剂，如保童丸、朱砂

丸、铁粉丸和凉惊丸等，主治病证都不离心肝脾胃经

火毒热盛所导致的“狂乱燥热”“惊悸不安”“小儿疳

积”“下痢脓血”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宋以前儿

科学集大成者的《幼幼新书》所记载的方剂中，黄连

与牛黄药对配伍应用更是醇熟详细，对于各类儿科

疾病的诊治尤为独道，如治疗“胞络痰涎诸痫瘥后”

的化痰丹[5]，虽以半夏和干姜化痰为主，但加入黄连

和牛黄直清心肝二经痰热，使得本方祛痰之力更强，

根除“无痰不作痫”的病本。此外，《小儿卫生总微

方论》《仁斋直指方论》《御药院方》等两宋中医药书

籍也都有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的记载，核心用药思

想大抵相同。对于“治男子妇人五劳七伤”的治疗，

可见于《瑞竹堂经验方》所记载的神应丸[6]，说明黄

连与牛黄药对配伍应用范围已经拓展。《丹溪心法》

和《活幼新书》这 2 本元代医家的著作中，提及了用

宁神丹和截惊丸治疗癫痫和惊风，也都以黄连与牛

黄药对配伍为主要思路治疗心肝经火热证，以发挥

清热泻火、宁心安神、豁痰开窍的作用。宋、金、元

医家一脉相承，贯穿了汉、唐医家关于黄连与牛黄药

对配伍的核心要义，使得中医对于火热证的认识和

治疗更加深刻。 

1.3  成熟阶段：明清时期 

明朝的医药巨著《普济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

的方剂书籍，除去与《太平圣惠方》中药味与药量

组成相同的方剂，有牛黄丸、惊凉丸、化涎丸等 46

首不同方剂中使用了黄连与牛黄药对，涵盖了“小

儿惊悸壮热”“小儿肝心壅热”“热病发狂”“热病痢

下脓血”等不同病证。此时期医家还将黄连与牛黄

药对的应用拓展到眼科疾病，如《医学入门》记载

的拨风云膏用于治疗“攀睛云翳”[7]。《万病回春》

中记载的牛黄金花散以黄连与牛黄药对为核心，加

入黄芩、黄柏用于“痔漏”的治疗[8]。这说明随着历

史的变迁，医家对于黄连与牛黄药对的思考更为深

入。清代医家则继续补充和完善了黄连与牛黄药对

配伍的临床应用，《疡医大全》一书记载的枣灵丹可

用于“鼓槌白癜热疯”的治疗[9]。《白喉全生集》收

录的离宫回生丹则是用于“白喉及乳蛾喉风”的治

疗[10]，虽然黄连与牛黄药对在这些方剂中不是最核

心的药对配伍，但也熠熠生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这说明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在中医临证中不可

或缺的作用已经深入医心。明清时期温病学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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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医家在临证应用黄连与牛黄药对时，更是得心

应手，临证经验总结也更加完善。如《温病条辨》

所记载的安宫牛黄丸，是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最为

浓墨重彩的一笔，主治“温病邪入心包，神昏谵语，

兼治卒厥，五痫，中恶，大人小儿痉厥之因于热者”[11]，

方中牛黄为苦寒之药，能够快速清热泻火，配伍苦

寒泻火的黄连能够直中病邪。本方被誉为“温病三

宝”之首，有“救急症于即时，挽垂危于顷刻”的

美称，现今多用于卒中（中风）、脑损伤、中毒性脑

病等急重症的治疗。 

笔者以《中华医典》所收录的方剂建立数据库，

梳理了所有包含黄连与牛黄药对的方剂。删除成书

年代不详的方剂 3 首，以及药物组成相同、药物剂量

相同但成书年代居后的方剂 76 首，其中大部分为《普

济方》收录的《太平圣惠方》中的方剂。最终参与统

计的方剂共有 330 首。按照方剂收录年代划分，其中

汉代（公元前 202 年至公元 220 年）、唐代（公元

618—907 年）、宋代（公元 960—1279 年）、元代（公

元 1271——1368 年）、明代（公元 1368—1644 年）、

清代（公元 1636—1911 年）、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前（公元 1912—1949 年），根据断代统计可

知，包含黄连与牛黄药对的方剂以明代最多，其次是

宋代、清代、唐代、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元代、汉代（表 1）。 

表 1  含黄连与牛黄方剂年代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creation years of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dis Rhizoma and Bovis Calculus  

朝代或时期 方剂数量 占比/% 

汉   1 0.30 

唐   8 2.42 

宋 100 30.30 

元   2 0.60 

明 132 40.00 

清  81 24.54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以前   6 1.81 

2  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机制分析 

虽然历代中医药专著并未对黄连与牛黄药对配

伍机制进行详尽分析，但是依据医家对于黄连和牛

黄性味归经和功能主治的论述可以总结归纳出二者

配伍应用的机制。 

2.1  中药性味理论 

中药性味理论是历代中医药学家在临床实践

中，基于中医阴阳、脏腑、经络等理论内涵，对药

物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和具体治疗作用的总结归

纳，构成了辨证遣方用药的理论依据[12]。每味中药

都具有特定的整体药性架构，发挥着特定的生物学

效应，表达特定的疗效与应用指征，因此，“药性-

药用”之间具有紧密联系[13]。 

黄连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奉为“上品”，并被

定义为苦寒之药[14]，后世历代本草学专著皆沿袭了

黄连为苦寒之品的定义。梁陶弘景《名医别录》认

为黄连“微寒”[15]；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味

苦，寒、微寒，无毒”[16]；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

“气寒，味苦。味厚气薄”[17]；明代缪希雍《神农

本草经疏》：“味苦，寒，无毒”“黄连禀天地清寒之

气以生，故气味苦寒而无毒。味厚于气，味苦而厚，

阴也”[18]；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苦，寒，无

毒”[19]；清代汪昂《本草备要》：“大苦大寒”[20]。

黄连苦寒是历代医家的共识，味苦能泄，清泄火热；

性寒制热，所谓“热者寒之”，《本草正》认为黄连

为“治火之主药”[21]，《本草汇言》则解释：“此

药禀天地清寒之气以生，群草中肃清之物也，故

祛邪散热”[22]。牛黄在《神农本草经》中位列“中

品”[14]，味苦而性平，唐代《新修本草》、宋代《正

类本草》、明代《本草纲目》和清代《本草新编》皆

赞同《神农本草经》的观点。但是历代本草学专著

也有一些意见相左的论述，唐代《日华子本草》认

为牛黄为甘凉之药[23]，清代《本草易读》也与其观

点类似，认为牛黄“甘，凉，无毒”[24]，明代《本草

汇言》[22]和清代《本草求真》[25]认为牛黄“味苦，气

凉”，而《本草述钩元》认为牛黄“味先苦后甘，气

平凉”[26]，清代《本草害利》[27]和《炮炙全书》[28]指

出牛黄“苦甘凉”。诸多医家持有的观点还是认为牛

黄味苦，苦能清解热毒；而牛黄是性平还是性凉之

品的争议，并不能动摇牛黄所具有的清热功效。因

此，从性味理论来看，黄连和牛黄均为苦味、寒凉

性，苦能燥湿，寒清火热，二者配伍，相须为用，

能泄降一切有余之痰湿火毒，上以清风火之目病，

中以平肝胃之呕吐，下以通腹痛之滞下。值得注意

的是，黄连和牛黄均是口尝苦味的药物，笔者认为，

黄连是最苦的植物药，而牛黄是最苦的动物药，提

示二者配伍协同增效的物质基础极有可能与口尝味

相关。黄连中生物碱为苦味，如小檗碱，牛黄中胆

汁酸类成分亦为苦味，未来对二者配伍研究需要在

分子水平上明确配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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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药归经理论 

中药归经理论是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基于具体的

药物疗效来判定和总结的，中药对于特定脏腑的趋

向作用就是归经[29]，因此，基于中药归经理论可以

总结出中药配伍机制。由于单味中药的作用靶点相

对固定，而中药配伍使用后，靶点之间的交互影响

能够产生放大效应并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向量，从而

扩大单味中药的原本药效或是减轻不良反应[30]。中

药归经的概念可以在《黄帝内经》中找到相应的线

索，但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是金元时期张元素总结

归纳的，所以《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新修本

草》等宋以前的本草学专著并未对中药归经理论进

行系统的阐述。 

元代王好古的《汤液本草》记载黄连“入手少

阴、阳明，足少阳、厥阴，足阳明、太阴”[17]；明

清时期的本草学著作中大都有黄连归经的记录，《神

农本草经疏》认为黄连“入足厥阴、少阳，手少阴

经”[18]；《本草新编》记载黄连“入心与胞络，最泻

火，亦能入肝”[31]，以上说明黄连入心、脾、胃、

肝、胆、大肠经。《神农本草经疏》记载牛黄“入足

厥阴、少阳，手少阴经”[18]，《本草征要》和《本草

求真》等本草学专著亦是同样的观点。从文献中可

以发现，黄连、牛黄均入手少阴经，二者配伍，相

须为用，增强清心经之火热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

黄连以泻心火为专能，清其他部位之火热极有可能

是通过与其他清热解毒药物配伍实现的复合功效，

如黄连配伍黄芩，主治在心及心下，黄连配伍黄柏，

主治在下焦肠腑，黄连配伍柴胡，主治在肝胆。正

如陈士铎的《本草新编》中记载黄连“大约同引经

之药，俱能入之，而入心，尤专经也”[31]。因此，

黄连与牛黄配伍，不仅专清心火，治疗心经火热引

起的轻如口舌生疮，烦渴眠差，重如痰蒙心窍，热

闭神昏，还能入肝胆经，主治肝胆火热，热极生风

等证。《本草纲目》中记载黄连若“治肝胆之实火，

则以猪胆汁浸炒”[19]，说明黄连通过炮制的方式与

猪胆汁配伍后，极大拓宽了临床应用范围。牛黄也

属于胆汁类中药，《本草纲目》指出：“牛之黄，牛

之病也……因其病在心及肝胆之间，凝结成黄，故

还能治心及肝胆之病”[19]。黄连与牛黄配伍，亦是

协同增效，尤其是在清泻肝胆火热方面。 

3  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特征分析 

3.1  主治病证 

《神农本草经》记载黄连主治“主热气目痛，眦

伤泣出，明目，肠辩腹痛下痢，妇人阴中肿痛”[14]，

虽只点明“主热气”，但火与热同类，因此后世常用

于治疗火热毒盛类病证。《别录》论述了黄连能够“主

五脏冷热，久下泄辩脓血，止消渴，大惊，除水利

骨，调胃厚肠，益胆，疗口疮”[15]；《日华子本草》

认为黄连能治“惊悸烦躁”和“天行热疾”[23]；李

杲和王好古都持黄连能够“泻心火”[32]和“主心病

逆而盛”[17]的观点，以上论述皆证实了黄连具有清

热泻火、燥湿解毒的功效。《神农本草经》记载牛黄

的主治为“主惊痫，寒热，热盛狂庢”[14]；《别录》

记载了牛黄能够“疗小儿诸痫热，口不开；大人狂

癫”[15]；《证类本草》阐发了牛黄“主惊痫寒热，热

盛狂痓，除邪逐鬼，疗小儿百病，诸痫热，口不开，

大人狂癫”[16]的观点；《本草述钩元》云：“凡中风

清心化痰热，中脏昏冒不语者，此味（牛黄）当为

主药”[26]。以上历代医家医著的认识都明确了牛黄

能够清心凉肝、豁痰开窍、清热解毒，尤其对于热

病神昏、中风痰迷、惊痫抽搐、癫痫发狂、小儿急

惊等心肝系统的疾病具有特定的疗效。因此，可以

判定黄连与牛黄联合应用，配伍得当，显著增强清

热泻火、开窍安神和豁痰定惊的功效。 

归纳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治疗热病的方剂，以

牛黄丸和牛黄散的描述最为详细和丰富，且分布于

不同科目类别。虽然这些组方中药和药物剂量各不

相同，但都体现了黄连与牛黄药对在方剂中发挥主

旨作用。例如，治疗“热病，大热烦渴，心躁不睡”，

以“牛黄（一分细研入）、柴胡（一两去苗）、黄连

（一两去须）、黄芩（一两）、葛根（一两锉）、甘草

（半两炙微赤锉），上件药捣细罗为散”[33]为主方，

方中的柴胡主以和解表里，黄芩具有一定的清热泻

火解毒作用，但偏于清解中焦脾胃热毒，葛根的清

热之力相对平缓，因此对于本案的火热实证，还需

以黄连和牛黄这类清热泻火的确切药来去除热病高

热、火热亢盛。而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最负盛名的

要属《温病条辨》记载的安宫牛黄丸，本方由牛黄

（1 两）、郁金（1 两）、犀角（1 两）黄连（1 两）、

朱砂（1 两）、梅片（2 钱 5 分）、麝香（2 钱 5 分）、

真珠（5 钱）、山栀（1 两）、雄黄（1 两）、金箔衣、

黄芩（1 两）组成，用于温热病邪内陷心包、痰热壅

闭心窍而产生的高热烦躁、神昏谵语、舌蹇肢厥、

中风窍闭、小儿惊厥等，隶属于火热毒盛、窍闭神

昏证，具有清热泻火解毒、开窍豁痰醒神的功效。

方中的牛黄“得日月之精，通心主之神”为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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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泻心火为臣药[11]，君臣配伍，珠联璧合，加入

其他清热泻火开窍药，使得心神“安”居其“宫”，

故称“安宫牛黄丸”。尤为精彩的是，王晋三在阐发

牛黄清心丸要义时指出：“此丸古有数方，其义各别。

若治温邪内陷，包络神昏者，惟万氏此方为妙。盖

温热入于心包络，邪在里矣。草木之香，仅能达表，

不能透里，必借牛黄幽香物性，乃能内透包络，与

神明相合，然尤在佐使之品，配合咸宜。万氏用芩、

连、山栀以泻心火，郁金以通心气，辰砂以镇心神，

合之牛黄相使之妙”[34]，同样明晰了黄连与牛黄药

对配伍的意义。 

根据方剂原书所记载的主治病证对纳入的黄连

与牛黄药对配伍的文献进行分类，可以发现黄连与

牛黄药对配伍的主治涵盖临床各科，应用广泛。其

中以儿科占比最大，为 42.12%；其次为内科，占比

为 35.45%，而后依次为外伤科 19 首、五官科 17 首

和妇科 2 首。原书未明确阐述主治的方剂则归纳为

其他类，共计 36 首（表 2）。所有纳入的方剂中，

可以提取出“烦热”“惊悸”“昏狂”“燥热”“痰厥”

等关键词，验证了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苦寒制热

邪”的主旨要义。 

表 2  含黄连与牛黄方剂临床应用主治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indications of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Rhizoma Coptidis and Calculus 

Bovis  

所属科 方剂数量/首 占比/% 

内科 117 35.45 

外科  19  5.75 

妇科   2  0.60 

儿科 139 42.12 

五官科  17  5.15 

其他  36 10.90 

针对数量最多的儿科方剂，根据高等中医药院

校《中医儿科学》教材中对儿科疾病的分型，对儿

科病证的方剂进行进一步整理和分析，其中隶属心

肝系统疾病的主治方剂有 64 首，脾胃系统疾病的

主治方剂有 56 首，二者占据儿科方剂的 86.32%，

说明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治疗儿科心肝和脾胃系统

疾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表 3）。虽然黄连与牛黄都

是苦寒之品，误用容易损伤人体正气，但小儿为纯

阳之体，火热病邪传变更为迅速，易致“惊悸壮热”

“心热神昏”，此时应当以驱邪为主兼以扶正，迅速 

表 3  含黄连与牛黄方剂儿科疾病分类 

Table 3  Diseases classification of pediatrics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dis Rhizoma and Bovis Calculus  

疾病种类 方剂数量 占比/% 

肺系疾病  9  6.47 

心肝系疾病 64 46.04 

脾胃系疾病 56 40.28 

新生儿病  6  4.31 

传染病  3  2.15 

未注明  1  0.71 

截断疾病进展，清热解毒的代表中药黄连恰中病机；

《珍珠囊》指出黄连“其用有六，泻心脏火，一也；

去中焦湿热，二也；诸疮必用，三也；去风湿，四

也；赤眼暴发，五也；止中部见血，六也”[32]。因

此，黄连与牛黄对于各类儿科疾病而病机属于实热

者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此外，《神农本草经疏》云：

“牛黄，治小儿百病之圣药。盖小儿禀纯阳之气，其

病皆胎毒痰热所生，肝心二经所发。此药能化痰除

热，清心养肝，有起死回生之力。惟伤乳作泻，脾

胃虚寒者，不当用”[18]。由此可知，黄连与牛黄的

精巧配伍对于儿科尤为适宜。 

3.2  配伍剂量比例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剂量是决定中药作

用力和方向舵的关键因素，临床组方用药不仅要

考虑药味的适宜，还要在药物配伍和剂量大小上

下功夫[35]。对于药对而言，剂量尤其是剂量比例，

是研究药对配伍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提高中医药疗

效、指导临床合理安全用药的核心要义[36]。笔者依

据《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37]和《中国历代度

量衡考》[38]中提到的历代药用剂量换算标准，对纳

入具有明确药量记载的方剂进行初步分析。由于黄

连牛黄配伍主要出现在丸剂和散剂中，而剂型不同，

药物的用量也有差异，因此笔者分别研究了剂量可

考的丸剂和散剂中的用药剂量。丸剂中黄连用量最

大的是《瑞竹堂经验方》中神应丸 165.2 g，用量最

少的是《普济方》中青黛丸 0.37 g。丸剂中牛黄用

量最大的是《幼幼新书》中双丸 82.6 g，最少的是

铁粉丸 0.21 g。散剂中黄连用量最大的是《圣济总

录》中小金牙散 41.3 g，最少的是《太平圣惠方》中

主治小儿疳积的黄连散 0.41 g。散剂中牛黄用量最

大的是《太平圣惠方》中主治热病毒痢的黄连散 41.3 

g，用量最少的是《备急千金要方》中小金牙散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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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药对这种配伍形式，往往更

关注 2 种药物剂量的比例，通过调整剂量比例，发

挥不同功效。从配伍比例（表 4）来看，黄连与牛黄

用量比例最大的为 100，最小的为 0.016，其中黄连

用量超过牛黄 50 倍以上的方剂有 49 首，包括《普

济方》中治疗消渴的牛黄甘露丸、《奇效良方》中治

疗心脾壅热的牛黄丸、《太平圣惠方》中治疗大热烦

渴的牛黄散等；黄连与牛黄用量比例大于 1 小于 50

的方剂有 142 首，如《绛雪园古方选注》中治疗热

阻关窍的万氏牛黄清心丸、《赤水玄珠》中主治口疮

的青黛散、《仁斋直指方论》中治疗风热上壅头目的

上清丸等；黄连与牛黄用量比例等于 1 的方剂有 84

首，如《温病条辨》中主治热证痉厥的安宫牛黄丸、

《普济方》中治疗热病发斑的解毒犀角散、《幼幼新

书》中治疗小儿肝风攻目的真珠散等；而黄连与牛

黄用量比例小于 1 的方剂有 24 首，大部分为治疗

小儿热盛或干疳的方剂。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

大部分方剂中的黄连与牛黄配伍，黄连剂量大于或

远大于牛黄剂量，提示黄连可能在药对中应占主要

作用。笔者认为，二者配伍中黄连剂量较大于牛黄

时主治内热或外热证，随着黄连与牛黄比例的降低，

该配伍的主治从消渴或疫毒热病转向热病神昏、风

热上壅。如现代用于治疗“中风”的出自《温病条

辨》的经典名方安宫牛黄丸，其中黄连与牛黄的比

例即是 1∶1。而黄连用量小于牛黄时，笔者认为这

种情况主要是黄连用量降低导致的，提示用黄连与

牛黄药对治疗儿科疾病时，应充分考虑小儿生理特

点。小儿稚阴未长，稚阳未充，形气不足，脏腑娇

脆，大苦大寒的黄连克伐生生之气，损伤小儿元阳

之气，可灵活减少黄连的使用，药到病所，不可过

用。而牛黄相对于黄连用量提升，充分体现了牛黄

是治疗小儿病圣药的学术观点。 

3.3  道地产区 

中药材的质量与基原有直接关联[39]，道地药材 

表 4  含黄连与牛黄方剂中二者剂量比例分析 

Table 4  Dosage and compatibility ratio analysis of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dis Rhizoma and Bovis 

Calculus  

黄连-牛黄配伍比例 方剂数/首 比例/% 

大于等于 50  49 16.39 

大于 1 小于 50 142 47.49 

等于 1  84 28.09 

小于 1  24  8.03 

就是质量上乘、药效显著的代名词[40]，道地药材的

使用是保证中药疗效的前提之一。因此，进行黄连

与牛黄的基原分析能够客观总结药对相互作用的规

律，阐明二者配伍使用的特征，从而为提升临床疗

效服务。《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黄连为毛茛科

植物黄连 Coptis chinensis Franch.、三角叶黄连 C. 

deltoidea C. Y. Cheng et Hsiao 或云连 C. teeta Wall.的

干燥根茎，以上 3 种分别习称“味连”“雅连”“云

连”。味连又称为川连，本文统计的方剂中共有 12

首明确提出用“川黄连”。《本草蒙筌》指出：“川连，

生川省，瘦小苗多”[41]；《本草原始》认为“出川省

俗呼川黄连”[42]，以上对于川连的基原指明了出处。

李时珍则明确指出了黄连“汉末李当之本草，惟取

蜀郡黄肥而坚者为善。唐时以澧州者为胜。今虽吴、

蜀皆有，惟以雅州、眉州者为良”[19]，由此可知，

产自四川的黄连为优质品种。古代医药学著作中曾

记载“宣连”，所谓宣连就是产自于宣州（即今安徽

省黄山、九华山以北地区以及江苏溧水等地）。《本

草图经》指出：“黄连以宣城者为胜”[43]；《本草汇

言》引李时珍：“以宣城九节，坚重相击有声者为

胜”[22]，而由于野生宣连的消失导致其退出了优质

药材的舞台。本文统计的方剂中唐代《千金翼方》

记载的双丸，宋代《幼幼新书》、明代《普济方》都

明确指出用宣州黄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历代

医家重视道地药材的使用。《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牛黄为牛科野牛属动物黄牛的胆囊、胆管、肝

管中的结石或在活牛体内培植的牛黄，或从牛、猪、

羊等动物胆汁中用化学方法生产的“人工合成牛

黄”；《神农本草经》粗略的指出了牛黄“生平泽”[14]，

《名医别录》补充到：“生晋地平泽”[15]；时至唐宋，

《新修本草》提及牛黄“今出莱州、密州、淄州、青

州、嶲州、戎州”[44]；《本草图经》则认为“牛黄，

出晋地平泽，今出登、莱州，它处或有，不甚佳”[43]。

《本草崇原》认为“牛黄生陇西及晋地之特牛胆中，

出两广者，不甚佳，出川蜀者，为上”[45]。《本草从

新》记载牛黄“产陕西者最胜，广中者力薄”[46]。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牛黄的道地药材产地略有不

同，但大抵都以陕西、甘肃等西部地区为主，所以

“西牛黄”一直为医家公认。另外，“东牛黄”为产

自东北地区的牛黄，“广牛黄”为产自两广地区的牛

黄，“京牛黄”为产自京津的牛黄，“苏尖黄”则是

产于江浙地区的牛黄。清代《本草分经》云：“犀牛

之黄称犀黄”[47]，但有学者认为方书中记载的“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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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可能是西黄的误传[48]。值得注意的是寇宗奭认

为“牛黄轻松自然，微香，西戎有牦牛黄，坚而不

香，又有骆驼黄极易得，亦能相乱，不可不审之”[28]。

正是由于历史上牛黄出现的伪品较多，因此回生万

应丹药、牛黄金花散、离宫回生丹等方剂特别记载

了使用“真牛黄”，强调的是临床使用要注重牛黄的

品质。总之，对于黄连与牛黄的药对配伍要注重道

地药材的使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临床疗效。 

3.4  炮制方法 

中药炮制后使用是中医药的特色之一，基于中

医基础理论的指导，炮制后的中药能够起到增效减

毒的作用[49]，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病情，保证临床用

药的安全。从微观角度看，炮制引起了药物组分（含

量和结构）和组分配比的改变[50]。黄连炮制的作用

主要集中于增强药效、改变苦寒之性和引药归经，

炮制后的黄连与牛黄配伍应用能增强全方的整体效

能。《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黄连治疗不同疾病时的

修治之法：“黄连入手少阴心经，为治火之主药，治

本脏之火，则生用之；治肝胆之实火，则以猪胆汁

浸炒；治肝胆之虚火，则以醋浸炒；治上焦之火，

则以酒炒；治中焦之火，则以姜汁炒；治下焦之火，

则以盐水或朴硝研细调水和炒；治气分湿热之火，

则以茱萸汤浸炒；治血分块中伏火，则以干漆末调

水炒；治食积之火，则以黄土研细调水和炒。诸法

不独为之引导，盖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

性，在用者详酌之”[19]。黄连最常见的炮制方法为

净制，包含方书中记载的“去须”制法，此种炮制

方法能增强黄连的苦寒之性，以巩固其清热泻火的

功效。如表 5 所示，共有 79 首方剂明确提出黄连要

去须，2 首方剂指出黄连需净制，这体现了黄连在

临床使用时主流的炮制方法为净制。炒制黄连即是

将黄连用文火炒至表面呈深黄色为宜，取出放凉使

用，这种不加任何辅料的炒制方法也较为常用，本 

表 5  黄连在含黄连与牛黄配伍方剂中的炮制方法 

Table 5  Processing methods of Coptidis Rhizoma in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dis Rhizoma and Bovis 

Calculus  

炮制方法 方剂数/首 占比/% 

净制 81 73.63 

炒制 16 14.54 

酒制  5  4.54 

胆汁制  2  1.81 

姜制  6  5.45 

文统计的方剂中共有 16 首提出黄连要炒制后使用。

随着炮制理论的不断完善，出现了添加辅料炒制黄

连的炮制方法，使得黄连的作用效能更加广泛。对

于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黄连，通过炮制可以改变药

物的升降浮沉，转变原本的苦寒沉降之性。《汤液本

草》记载：“如眼痛不可忍者，用黄连以酒浸煎”，

又提出“酒炒上行，酒浸行上头”[17]。因此，酒制

黄连能够引药上行，对于头面部火热证的治疗更具

有针对性。例如，治疗风热昏花、迎风流泪、羞明

怕日的上清拨云丸即加入了川黄连（酒炒）[51]。对

于中焦火热，姜汁炒黄连则更适宜，姜本为入中焦

脾胃之药，还具有化痰的作用，因此对于“言语謇

涩，心怔健忘，头目眩晕，胸中烦郁，痰涎壅塞，

心经不足，神志不定，惊恐畏怖，虚损少睡，喜怒

无时，癫狂痫症”的治疗，牛黄丸中特地指出黄连

以姜汁炒[51]，增强了整首方剂去痰火的疗效。《本草

蒙筌》指出：“肝胆火盛欲驱，必求猪胆汁炒”[41]，

以胆汁炒制黄连入肝经更擅长治肝胆火热。牛黄没

有经过炮制过程，黄连与牛黄共同研末使用，共入

丸散剂，尤其是对于牛黄这种珍贵药材，现代临床

使用，除丸散剂外，一般不经过直接煎煮，而是研

细冲服，体现了对牛黄使用方法的传承。 

3.5  方剂剂型 

《神农本草经》云：“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

宜水煎者，宜酒渍者，宜煎膏者，亦有一物兼宜者

并随药性，不得违越”[14]。中药剂型与临床疗效具

有一定的相关性，即使方剂的药味组成和用药剂量

相同，由于剂型和制备方法的不同，导致药物的稳

定性、持久性、起效时间和作用部位，甚至不良反

应等出现较大差异[52-53]，选择合适的剂型可以增强

方剂的临床疗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

展了汤剂、丸剂、散剂、膏剂、丹剂、酒剂等诸多

剂型以适应不同疾病的治疗。而剂型选择的依据无

外是提升疗效、体现长处和避免不良反应[54]。如表

6 所示，共有 216 首含黄连与牛黄药对方剂以丸药

形式出现，其次为散剂有 95 首，而汤剂、膏剂、锭

剂和疔剂则占少数。对于神效活络丹等需要长期服

用的方剂，制成丸药以图“丸者缓之”，徐缓取效而

治本之本；同时对于慢性疾病，制作成丸剂也便于

患者服用，减少每次煎煮汤剂的不便。对于安宫牛

黄丸、牛黄清心丸等开窍醒神的方剂，本身含有牛

黄、麝香等芳香类药物，其有效物质容易挥发导致

疗效降低，而制作成蜜丸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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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含有黄连牛黄配伍方剂的剂型统计 

Table 6  Dosage form statistics of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dis Rhizoma and Bovis Calculus  

方剂剂型 
方剂数/首 

占比/% 
内科 外科 妇科 儿科 五官科 外伤科 其他 合计 

汤剂  3  0 0   3 0  0  1   7  2.12 

丸剂 78  5 2 102 5  5 21 216 65.45 

散剂 28 12 0  30 8 12  5  95 28.79 

膏剂  0  0 0   0 3  0  1   4  1.21 

锭剂  1  0 0   1 0  0  1   3  0.91 

疔剂  0  2 0   1 0  2  0   5 1.52 

的延长效应，以便于临床急救。从药物溶解性的角

度考虑，由于牛黄不能完全溶于水，所以对含有黄

连与牛黄药对的方剂多为丸散剂，更适合于牛黄的

有效成分的获取。此外，对于口疮、白喉、翳障等

五官科疾病，牙疳、走马疳等外伤科疾病，使用丸

散剂更便于药物直达病所，减少药物的起效时间。 

4  结语与展望 

药对是中药配伍运用的最小单位，是连接单味

中药与方剂的纽带，集中体现了复杂方剂配伍的核

心特征。黄连与牛黄作为一组经典的药对配伍，具

有清热泻火的功效，二者存在协同增效的作用，配

伍应用优于单味药物的疗效，体现了中药配伍的科

学性、实用性和合理性，被历代医家广泛用于火热

类疾病的治疗。华佗首次用黄连与牛黄药对治疗走

马疳，随后唐代医家孙思邈和王焘都记载黄连与牛

黄配伍应用的相关方剂，这为后世医家治疗火热病

证提供了参考。宋金元时期的医家承接了汉唐医家

关于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的核心要义，并拓展了其

运用范围。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成熟，医家临证运

用黄连与牛黄药对时游刃有余，用于各类火热病证

的治疗更是精妙绝伦。基于中药性味理论和中药归

经理论，黄连与牛黄药对配伍体现了相须为用、相

得益彰的本质，对于火热病机尤为对证。虽然历代

医家使用黄连与牛黄的剂量差异较大，但都以“直

捣黄龙、中病即止”为要。道地药材的选用也是历

代医家在运用黄连与牛黄药对治疗火热病证时一

个秉要执本的特点，同时注重药物炮制以提升整首

方剂的效能，合理地选择方剂剂型以最大限度地发

挥黄连与牛黄的药效，这些都值得学习和借鉴。对

黄连与牛黄配伍的源流考证与配伍特征进行分析，

能够拓宽临床应用范围，未来需要借助现代生物学

技术，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黄连与牛黄药对的物质

基础和作用靶点，为新药开发研究和临床合理用药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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